
    “梅兰竹菊”，历来被文人
墨客誉为“四君子”，而竹子傲
骨内敛、坚韧不拔，更受青睐。
苏东坡赞其清雅脱俗，诗曰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王
维慕其清幽隐逸，赋诗“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
不知，明月来相照”；郑板桥更
是敬其坚韧风骨，挥笔留下传
世之作“咬定青山不放松，立
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受
这些千古名篇浸润，我也曾是
个不折不扣的“爱竹者”，笃信
竹子是高洁、气节的象征。孰
料，近十多年来，这昔日的“竹
君子”，却在我家院落里变了
味，成了我彻头彻尾的心头之
患。

多年前，一位朋友将一捆
韭菜似的竹苗，种在我家院落
南面的空地上，开启了我与

“君子”为伴的生活。头三年，
竹子谦逊有礼，翠绿可人，与
左邻右舍的果树友好相处，享
受着岁月静好的时光，尤其到
了寒冬，院子里一派残枝败叶
的落寞景象，唯有竹子郁郁葱
葱，尽显不惧严寒的本色，给
冬日带来一抹生机。那时我
还庆幸，这“君子”果然名不虚
传。

可竹子的“君子”做派，只
维持了短短三年。随着根系
在地下疯狂蔓延，它们彻底撕
下了温和面具，露出了侵略性
的本质。它们凭借身高优势，
抢占制空权，尽情沐浴阳光，
把自身养得愈发壮硕，扩张的
野心也随之疯长。

周围的果树可遭了殃：那
棵与女儿同龄的石榴树，头些

年还年年结出又大又甜的果
实，如今却被竹鞭侵蚀得奄奄
一息 ；曾经枝繁叶茂的山楂
树，早已被疯长的竹子彻底淹
没；两棵水灵灵的水杏被侵蚀
得苟延残喘，再难结果；就连
生命力极强的白蜡树，也在竹
群的“围点打援”下，日渐枯
萎，终成干瘪的“木乃伊”；甚
至连院落周围那圈冬青“绿
墙”，也被竹子硬生生地“改旗
易帜”，取而代之。不仅如此，
竹子的扩张毫无止境，大举北
上，其并吞八荒的野心昭然若
揭。

白日里，南面那片细长密
实的竹林遮天蔽日，满是逼人
的压迫感；天一擦黑，黑黢黢
的竹影在风中摇曳，发出“嚓
嚓”的声响，时紧时缓，令人悚
然。房屋北面，同期栽下的竹
林更是恣意妄为。它们横七
竖八、东倒西歪，活像一群醉
酒后的屠夫，横行霸道。尤其
令人厌恶的是，这群竹子没心
没肺，能吃能睡，个头已长到
我二楼书房窗口处，夜深人静
时，经常借风力敲打我的窗
户，弄得我心神不宁。踱步望
去，玻璃上影影绰绰，呈现出
的枝叶像怪兽的魔爪，窗外的
竹影不住地摇头晃脑，露出得
意的坏笑。

直 到 这 时 ，我 才 彻 底 醒
悟：所谓“竹君子”，早已成了

攻城略地的“伪君子”，成了这
院落中挥之不去的大患。于
是我下决心，必须遏制竹子的
野蛮生长，同竹林展开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每年春
日，我在晨曦中手持铁锨锄
头，以这些“轻武器”斩竹除
根。即便拼尽全力，仍感势单
力薄、力不从心，便喊上老伴
儿一同“作战”。每年的秋季，
又发起“秋季攻势”，试图阻断
其根系的蔓延。

可竹子的生命力超过我
的想象，这场拉锯战远未结
束。竹子以“人肉战术”顽强
应对，大有郑板桥笔下“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更有白
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的倔强。它们在南北两侧
开辟两条战线，与我持续周
旋。南面竹林已“开赴”到边
缘地带，近乎“一统天下”；北
面竹林早已不屑于占领的土
地，眼看就要扎进邻家院落。
若再不采取措施，一场“战争”
怕是在所难免。

面对这严峻局面，我断然
出手，请来专业园林队伍，挖
掘机等“重型武器”开进“南部
战场”。当挖掘机铲斗深深插
入竹林，连根拔起时，一条条
白色的竹鞭崩断，发出“嘶啦、
嘶啦”声，似一声声抽泣。这
时，我转身离去了，虽然这些
年竹子给我带来种种麻烦，但

真的“斩竹除根”，我却不忍直
视了。

随后种下两株缀着紫花
的玉兰，亭亭玉立，高端大气，
又在对面配植山楂树，树形恰
似迎客松，尽显热忱友善之
态。对原有“土著”果树，也做
了分类移栽、修枝理型。石
榴、苹果、梨、杏、柿子、山楂，
这些经济作物重焕生机，白
的、粉的花次第开放；玉兰、紫
叶李、山荆子、木槿等观赏花
木更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地面铺就了翠绿密实的草坪，
与地上的花树交相辉映，融为
一体，整个庭院焕然一新。

对北部留存的竹林，实施
了严格的“强制约束”措施：在
竹林的四个角，夯入直径十厘
米的钢管，中间以硬木加固，
上下再用绳网缠绕固定；以书
房窗台为底线，统一理成“小
平头”；同时在东侧地下，嵌入
三厘米厚的火烧板，彻底阻断
其东扩的路径。

清明节的清晨，濛濛细雨
斜斜洒落。我漫步南边的树
林，顿感南北通透、东西敞亮，
空气格外新鲜，心情愉悦畅
然。兴之所至，信步走到北
面，细细赏竹。雨后的竹叶苍
翠欲滴，每一株竹子都如挺拔
的卫兵，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颇有成都武侯祠“红墙竹影”
的感觉。

春风携着细雨，悠然漫洒
于天地间。春风拂开了我眉
宇间多年的紧蹙，春雨滋润着
我久旱的心田，不觉已是笑意
浅浅。我边走边思索：即便是
君子，也必须接受约束，有序
有节，方是君子风范。

丝瓜络
□李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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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游

□王家堂

忆年前夏日，柳碧莺
啼，池鹭巡鱼。望是时花
艳，亦芬芳溢祍，醉乐通
途。俏荷绿角初展，只几
叶微舒。见昔梗干枯，遮
湖水面，艇路回迂。

风梳，麦苗壮，暖风
荡田畴，波涌徐徐。伫立
河堤上，慨亲农策好，丰
库粮逾。望杨树巢双鹊，
嬉闹有新居。看一户房
庭，回廊小院栽木蕖。

思念母亲
  

□宋振东

娘，我回来了
娘，俺回来了
声声呼唤没有娘的回声
两眼泪双流

十八岁当兵离开家
每次回家探亲
离家老远就喊
娘，我回来了
娘应声跑出家门
来迎接孩儿

如今娘已去世
再回家时
任凭孩儿喊破嗓子
也看不见娘的身影
更听不到娘的声音

从此以后，孩儿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再也没有娘的牵挂

庭院竹事
□张鸿志

我家小院里每年都种上
几棵丝瓜。丝瓜好管理，浇足
水施足肥，藤长得粗也爬得
远。见了花，不几天就能结
瓜，一直长到寒露才停歇。丝
瓜结瓜后，几乎每天都能摘上
四五根，吃不了，就拿来送给
邻居或亲朋好友。但每年总
会有几根丝瓜漏网，或隐藏在
茂密的叶子里，或逃跑到篱笆
外的树上，当我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长到一尺多长了，足有
碗口那么粗，像满月孩子的腰
一样壮。这也给我带来了意
外收获——丝瓜络。

去年，我又在院子里种了
十几棵丝瓜，因为前期雨水
大，最终只有四棵存活下来，
有这几棵就足够吃了。这几
棵丝瓜施足水肥之后，沐浴在
阳光下，长得绿意葱茏，很快
就泼辣地罩住了半面墙，从盛
夏到深秋，收获了不少丝瓜。
当然，也收获了两根“漏网之
瓜”。

这两根丝瓜长得很粗壮，
外皮摸起来硬邦邦的，表面由
原来的青绿色变成了浅黄色，
柄部也不再嫩绿。直到藤蔓
萎缩叶子变黄败落时，分量开
始变轻，我才瞅个好天气把它
们摘下来。摘下来后，我先把
它们放在阳光下晾晒几日。

很快，丝瓜的外皮就由当初的
枯黄色变成深褐色，表面布满
深色的脉络，手指轻叩外壳，
能听到“当当”的空洞声响。
拿在手里感觉特别轻，这说明
丝瓜的水分已被秋日的阳光
和干爽的风，耐心地、一点点
地吸尽。再过几日，它们就完
全干透了，拿在手里摇一摇，
能听到丝瓜籽“刷拉刷拉”的
清脆撞击声，这时，就可以剥
掉外皮取丝瓜络了。

取丝瓜络不需要任何工
具，只需拿着丝瓜在地面上轻
磕外壳，然后用指甲划开一道
口子，褐色的外皮就会碎裂。
抠下那些碎片，就露出了洁白
或微黄、由无数纤细筋络交织
而成的丝瓜络了。小心翼翼
地把外面的碎片捋干净，再用
剪刀把两端剪开，竖起来抖落
出里面乌黑亮泽的种子。最
后将蓬松的瓜络再拍打几下，
把残余的种子包衣抖落干净，
依着它或长条或椭圆的天然

形状整理好，存放于干燥的橱
柜之中。

丝瓜络是天然的洗刷好
物，油腻腻的锅碗瓢盆，只要
用热水一冲，再用丝瓜络轻轻
擦拭几下，那些油污便神奇地
消失了。它自身极不沾油，在
水龙头下搓洗几下，便洁净如
初。这让我想起宋代诗人陆
游那句“丝瓜涤砚磨洗，余渍
皆尽而不损砚”，说的就是用
丝瓜络来清洗使用过的砚台，
不但干净而且还没有任何划
痕，效果非常好。另外，李时
珍《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

“丝瓜嫩时刮皮后可烹可曝，
点茶充蔬；老则大如杵，筋络
缠纽如织成，经霜乃枯，惟可
藉靴履，涤釜器，故村人呼为
洗锅罗”。这里也是说丝瓜络
有洗涤的功能。

丝瓜络不但能洗涤厨房
用具，还可以在洗澡时派上用
场。我有个朋友，他把丝瓜络
剪成巴掌大小，给家里的孩子

洗澡用。他说，这丝瓜络经温
水一泡，很柔软而且很有力
道，能祛除污垢，还不伤娇嫩
肌肤。我想，丝瓜络之所以有
这般温柔，可能是它将夏日阳
光的温和与秋风的爽朗都糅
进脉络里的缘由吧。

丝瓜络的作用远不止在
厨房和浴室。我村有个老中
医，每年都会收集一些丝瓜
络，用它给病人调理风寒湿
痹。他常说，这丝瓜络千丝万
缕的网络交织在一起，中空而
通达，正像气血运行的路一
样。所以，中医学上用它来通
经活络，化解瘀滞，正是取它
这“以形通形”的天然意趣。

丝瓜络的确平凡，时常会
被人们遗弃在院墙上、树梢
上，甚至高高的房顶上，任风
吹，任雨淋，任雪打。但总会
有幸运的被有心人收起，悄然
实现它的使命，成为寻常日子
里的一件好物。


